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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法院传票彻底把张亮打蒙
了。他不明白，明明是吴青还给自己
的钱，怎么成了自己借他的钱呢？

张亮和吴青是市机械厂的下岗
工人，由于都是市技校毕业的同学，
在工厂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相处得
不错。下岗后，张亮开了一家机械配
件门市部，而吴青开起了出租车。经
过十多年的打拼，张亮的生意虽不火
爆，但一直比较稳定；吴青开出租车
收入也算不错，平时两人经常电话联
系，偶尔也会一块儿喝个小酒。

三年前初冬的一天，天空飘起了
雪花，空气立刻变得清新了许多。傍
晚时分，张亮接到吴青的电话，邀他
一起喝个小酒，于是两人相约在街心
公园旁边的一家小酒馆。

还是老规矩，两个小菜，一荤一
素，一瓶白酒，一人一半。没那么多
客套，没那么多废话，坐下后立即开
喝，边喝边聊，痛快淋漓。喝到高兴
时，吴青突然说：“亮哥，咱们都是奔
五的人了，你看我现在一直给别人开
车终究不是个常事儿，我想自己买辆
车，白天自己开，晚上雇个夜班司机，
这样自己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听老朋友这么说，张亮表示全力
支持。

吴青又接着说：“这些年我虽然
积攒了一些钱，可要买车还差点儿！”

听到此，张亮明白了吴青的意
思，借着酒劲儿立刻拍着胸脯说：“别
说了兄弟，你是不是想从哥哥这儿磨
几个？没问题，你说个数！”

吴青不好意思地说：“我估算了
一下，再有5万元就差不多了！”

“一言为定，你把银行卡号发给
我，吃完饭就给你转钱！”张亮爽快地
答道。

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不知不
觉，两个人的酒杯都已见底。酒足饭
饱后，张亮主动提出去银行自动柜员
机给吴青转钱，可吴青说银行卡不在
身边，卡号记不住，不如直接取现
金。张亮没有多想，连找了三个银行
的自动柜员机才取够5万元，并直接
交给吴青。此后的日子，两人还像往
常一样，不过都没提借钱的事。去年
春节过后，因疫情在家封闭的张亮突
然接到吴青的电话，说要还钱，他没
有多想，随即把银行卡信息发给吴
青，当天就收到吴青的还款。说来也
怪，自从吴青还钱后，就再也没有和
张亮联系过，对此张亮认为可能对方
比较忙，加上疫情影响的缘故，所以
也没往坏处想，谁料却发生了这样的
事情。

接到法院的传票，张亮非常生
气，接连打吴青的电话都是无法接
通，索性驱车到他家找，依然见不到
他的踪影。眼看开庭的日子越来越
近，张亮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想找个
律师又感觉划不来，思来想去只能到
法庭上去当面讨说法吧，反正自己问
心无愧，法院总不会冤枉好人吧！

张亮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法
庭上，吴青根本不和他正面冲突，只
是再次向法庭出示自己向张亮转款
的银行凭证，并强调这是借钱给张亮
的凭据，请求法庭支持自己的诉讼请
求。而张亮尽管反复陈述当时吴青
向自己借钱的详细过程，由于没有相
应的证据支持，只能成为孤证，法庭
并未采信，最终判定张亮败诉。

从法庭出来，张亮脑子里一片空
白，探头仰望，只见天空阴云密布，远处
传来隐隐的雷声，看来要下一场暴雨
了。他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回门市部，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最后进了一家
小酒馆，独自一人喝起了闷酒。

“哎哟，这不是张亮老弟吗？你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躲清净呢？”声音
未落，就见一个人直接坐在了他的对
面。

张亮抬头一看，是原来厂里的质
检科科长闫明。他强装笑脸想站起
来寒暄，被闫明笑着制止了。闫明没
跟他客套，自己拿了个酒杯就倒上
了。由于过去在厂里经常打交道，算
得上比较熟悉的人，况且闫明人很随
和，对工作要求很严，但8小时之外倒
是和工人们玩儿得很融洽，所以也就
没有再客气。

“闫科长，你咋也来这里吃饭？”
“嗨，我就在这附近住，没人做饭

时经常来这里随便解决一下！你
呢？咋会在这儿喝酒？”闫明说。

张亮长叹一声，情不自禁地把他
和吴青之间的纠葛从头到尾详细叙
述了一遍。

听完张亮的倾诉，闫明愤愤地
说：“这个吴青，真是太缺德了！本来
一个挺好的小伙子，咋会变成这个样
子？不过我也听说了，这两年他跑出
租车挣了不少钱，可也有传言说前段
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欠下不少高利
贷，还听说老婆和他离婚了，起初我
不相信，今天看来这是真的了。”

听闫明讲完，张亮好像突然明白
了什么，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见张亮不说话，闫明接着问：“难
道你就这么认了吗？这样不免也太
亏了吧！”

“那不认又能咋的？咱没有证
据，法院不会支持的！”张亮丧气地
说。

闫明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有个
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这个案
子你先委托个律师上诉，然后让律师
通过银行调取你当时和吴青一块儿
取款时的录像，不行再向公安机关报
案，请求他们帮助。”

“这样做不是太麻烦了吗？为了
5万元这样做值得吗？”张亮犹豫了一
下说。“怎么不值得？这不是钱不钱
的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坏人阴谋得逞
而让好人受屈！”张亮眉头一抖答道：

“好吧，就这么办！”说完二人一饮而
尽。

仲秋，在这瓜果飘香的季节里，我
又想起了母亲。母亲两三岁时，她的
父母贫病交加相继离世，鱼台鹿洼村
又多了一名孤儿。她没有兄弟姐妹，
年迈多病的姥姥收留了她。可不久姥
姥也抛下她走了，她成了鹿洼的女儿。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鲁西南
大地时，少年的母亲组织少年伙伴、鹿
洼村的女儿们，自发成立“鹿洼村抗日
救亡姊妹团”，她担任团长。站岗、放
哨、保家乡，宣传抗战；纳鞋底、做军
鞋，支持抗日。老年后的母亲每每回
忆这段鹿洼岁月，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父母成家后，生活颠沛流离、居无
定所。微山湖中南阳古镇老宅，遭日
军轰炸，族人都逃离家乡。父亲由于
被叛徒出卖被捕。父亲被营救出狱
后，来到河南和母亲一起参加了工作，
当我们兄弟姊妹相继来到这个世上的
时候，家庭负担也越来越重，母亲只好
辞去工作，操持家务，养儿育女，让父
亲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

在那个年代，仅靠父亲那微薄的
收入，已不足以养活全家。八九口人
的吃穿，我们兄妹的学费，常常入不敷
出。为了吃了上顿还能有下顿，母亲
不惧辛苦跑几十公里去背粮食，到面
粉厂买点秕麦、碜麦，挑挑拣拣、淘淘
洗洗，聊补无米之炊。

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总把我们
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大的衣服改一
改让小的穿。尽管这样，我们都觉得
是那样合身。我们这一辈都是穿着母
亲纳的千层底鞋长大的。最让我难忘
的是，每到年关，母亲更是辛劳，为了
能让我们姊妹几个都能穿上新衣、新
鞋，当新年的鞭炮声把我们从梦中惊
醒时，我们看到的是母亲仍在昏暗的

油灯下赶做新鞋、新衣，每当此时，我
们甚至都不愿穿上这盼望已久的新年
盛装。就这样年复一年，母亲的眼睛
高度近视，并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性
关节炎。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冲击，常常
遭到挂牌批斗，肉体和精神受到很大
折磨。为此，母亲常常吃不下饭、睡不
着觉，整天提心吊胆，精神抑郁。方方
面面的艰难与压力，全都压在母亲瘦
弱的身躯和心头，她常常夜不能寐。

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唯独没
有自己。全家返城后，操劳惯了的母
亲还是闲不下来，在街上看管自行
车、卖些小食品，去粮库缝补麻袋贴
补家用。待我们兄妹七人都参加工
作、成了家，母亲仍住在那昏暗潮湿
的老屋。直到父亲彻底卸下工作，才
来到儿女身边，母亲才稍微缓口气。
而此时父母的身体每况愈下，衰老和
疾患也因为长期的生活困顿和精神
上的压力提前到来，父亲没有承受住
疾病的折磨去世了。多年的类风湿
病使关节严重变形，肺气肿、胃溃疡、
高血压、脑萎缩一直折磨着坚强的母
亲。尽管这样，儿女们都不曾记得老
人家住过医院。她总是怕花钱，怕孩
子们分心影响工作。戊子年的农历八
月十八，当人们还陶醉在团圆和喜悦
之中时，怀着对儿女的不舍、怀着对鹿
洼家乡的久念，母亲远行了。

中秋的月亮是那样明亮，照着母
亲远行的路。父母不见今时月，今月
曾经照双亲。每当我抬头望着银盘似
的月亮时，由不得我不想起双亲高
堂。鹿洼忘不了女儿，儿女忘不了双
亲。无论你们走得多远，也走不出儿
女们的思念。

本报讯（记者许凌）近日，我市作
家、知名诗人郜希贤的诗集《九叶草》
由中华古籍出版社出版。

郜希贤从事现代诗歌写作40余
年，是我市七月诗社主要发起人之
一。他在创作上立足乡土，擅长讴歌
乡情与亲情，创作风格空灵隽永，拙
朴俊逸，直击人心，具有相当高的艺
术造诣和时代特色，作品多次在大赛
中获奖，被纳入多种合集与年选，其
中，部分作品并被列为中国第三代诗
人作品代表作，在国内诗歌界具有一
定影响。

（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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